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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春天的钥匙（外二首）
徐满元

每一声清脆的鸟鸣
都是一把打开春天的钥匙

每一缕春风一落地
都很快演绎成
两旁开满鲜花的小径

每一朵绽放的花蕾
都是蜂蝶依恋的客栈
缕缕花香都是写在花蕊上的
一条条依恋的理由
无需绿叶和花瓣帮腔

每一座胸前佩戴春花的果园
踮一踮脚尖
目光穿过夏天的长廊
都能看见怀揣丰收
忙忙碌碌的秋天的身影

漏雨的唐朝
不知何时，我总感觉到
唐朝的雨特别多
以至于流进了
那么多优秀诗人的诗行
像流进屋顶瓦沟一样

我至今还偶尔撑着

一把书本的油纸伞
到唐朝各地走一走
尽管我十分小心
但还是常常被淋湿衣袖

难道唐朝也是一个
到处漏雨的朝代
难道就找不到一个能工巧匠
去翻修翻修

枕头的拦水坝
夜晚一躺上床
床就变成了河床
我顺其自然地成了一条
流淌着疲惫的河流

双眼一闭
所有的目光都液化为
放松的浪花
盛开在酣睡的水面

常有梦的波涛
反复冲刷着枕头的拦水坝
枕头傲然屹立
如海岸边的礁石
将美梦和噩梦
都荡漾成嘴角的笑意

雪夜红灯笼
耿艳菊

在省城读书的第二年寒假，同学们
纷纷拎着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却留
下来在学校附近的花店打工。花店是老
师的朋友开的，其中一名店员有事回家
了，临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老师便推荐
了我去。

寒假悠长，回家也无事可做。 况且
我学的就是园艺，与花打交道是我喜欢
的事，且能挣点生活费，在现实生活中
锻炼一下自己，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只有村头的
小卖部有一部电话，我把电话打到小卖
部， 请开小卖部的庆大娘告诉母亲，我
找了份工作，要到过年时才回。

转眼到了大年廿九， 花店给了我
800 元工资。 我没有立即去车站，而是
奔向省城的繁华商场，想用自己挣的第
一笔工资给父母买份礼物。 选来选去，
想到父母过年总是要给我添新衣裳，自
己却从不舍得买一件，就给他们每人买
了一件厚厚的棉衣。

走出商场时，天阴沉沉的，纷纷扬
扬下起了鹅毛大雪。 我赶往长途汽车
站，总算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

雪大，路不好走，到县城时已是下
午 5 点多了，到处白茫茫一片。 而县城
到镇上的班车因为雪天已提前开走了，
这三十多里地，我该怎么办？

一起要去镇上的人有五六个，有一
对夫妻我认识，住在镇东街，从前上中
学总从他们家门前过。 看到熟人，我总
算不那么焦急害怕了。 这时，有人提议
凑钱包车，多出点，肯定有师傅愿意跑
一趟。果然，我们出了双倍的车费，顺利
揽到了一辆面包车， 司机师傅憨厚沉
静，话不多。

雪大路滑， 司机师傅开得很慢，路
面坑坑洼洼的，车子总是打滑。东一晃、
西一摇的，车里静极了，每个人都屏住
了呼吸， 拼命抓住身边的扶手或座椅，
大家心里都担着心，又不好说什么。 这

么冷的天， 司机师傅的头上直冒汗，但
怕分神，也顾不得去擦。

“这种情况，回乡途中的那个桥，车
怕是过不去了。”有人忍不住说。我们都
知道那桥又窄又陡，平时班车也只能开
到桥这边，人下车，过了桥，再换上桥那
边等着的另一辆班车。 到了桥边，司机
师傅实在不敢往前开了，就商量着把车
费退一半给大家。桥过后到镇上也就剩
下十里路了。 大家纷纷下了车，都没有
要退回车费。 司机师傅一直亮着车灯，
送大家平安到了桥对面。

大家继续走了一会儿，不经意间一
回头，却发现茫茫大雪中，桥那边一个
人提着两盏红灯笼， 蹚着厚厚的雪，艰
难又快速地往我们这边走，正是憨厚的
司机师傅。 他追上来，把红灯笼交给我
们，又给了一把红蜡烛，说：“想起来，车
上有灯笼，你们照着路好走些。 没有把
你们送到家，实在抱歉了。 ”说完，他才
转身走进了茫茫雪夜里。

夜色中，红灯笼暖暖的光晕映着飞
舞的雪花， 雪夜里心急归家的一行人，
一路轮换着提红灯笼， 十里雪夜路，走
得倒也十分轻快。

到镇上时，父亲和母亲正在镇头上
的磨香油的店里等我。 店外有一块空
地，是班车临时停车的地方。他们不知
我何时回来 ，已经连着两天在这里等
了。望着大雪，母亲愁得直掉泪。即便
别人告诉他们 ，没有班车了 ，他们还
是固执地要多等一会儿 。 蒙蒙夜色
里 ，两盏红灯笼的出现 ，让他们心里
豁然一亮 。 我听见父亲在喊我的名
字 ，忙提着盏红灯笼奔上去 ，欣喜地
站在他们面前 ，急切地讲着这红灯笼
的来历。 “还是好人多。 ”母亲不停地
说着。

那两盏红灯笼，我们一行人商议了
一下，把它们送给了香油店。 就让它高
高地挂在门楣上， 去照亮夜行人的路
吧。

一片绿叶满眼春
董国宾

雨，滴醒了蛙鼓，滴醒了山野一串冬眠的梦。风，摇曳着时
光，抖落了岁月的惆怅与忧伤。山歌，从三月的枝条上冒出，多
彩的旋律灿烂了苍白的脸庞。时光催熟梦想，生命之舟穿越岁
月的渡口，分娩出一道春的彩虹。

燕翅剪绿了柳堤河畔， 蝴蝶紫色的裙裾舞动在美丽的季
节里。孩子们的欢笑使树梢愈发青翠，鸟雀的鸣叫唤来满山的
芬芳。葱茏的草原，飞扬的马蹄，如歌的日子，闪耀在绽红叠绿
的枝叶间，滋生喜悦的季节里。 横亘永恒的韵致，让人真切感
受到春的风华、春的怡然。

大地绿色的精灵拨动晨曦， 感动的记忆在时空的隧道里
蔓延。蛰伏一冬的根芽啄破季节的壁壳，不息的生命撑破思念
叠起的冰山。 热烈而蓬勃的季节，荡涤严冬的冷凝，葱茏出生
命的无尽的欢歌。 颤动的心灵，搏动季节之魂，催化出满园的
柳绿桃红。 枝丫上，鸟儿响亮的啼声从巢中飞出。 一个透亮透
亮的世界，抹去了岁月的黯淡，擎起一片高远的天空。 春天鸽
群的笑靥，逾越远古的轰鸣，叩响沙漠中的驼铃。 白杨树的歌
唱，也在骆驼的背上传承。

迷离的春天让大地萌动豪迈的言语， 春之序曲将飞扬的
思绪记录在永恒的歌谣里。站在春天的堤坝上，我随手采来一
片绿叶，仿佛满眼都是春天。

春之韵
风筝扯去残冬的寒，春姑娘如约而至，辫子一甩，草绿了，

树绿了，祖国的山河变绿了。
春姑娘天生爱唱歌，暖洋洋、乐融融的音符与旋律，把人

们从残梦中唤醒，人们从蜗居一冬的陋室中走出，揉揉倦懒惺
忪的眼，与春姑娘一起爽朗地舞蹈，心境也在柔婉的节律里惬
意地颤动起来。

我迈着自由的步子，在春天的流韵中开始新的探寻。我追
逐候鸟的背影。 蜜蜂对鲜花的怀念融化每一条大道、小路。 孩
子们背着书包，一路说着迷朦含苞的话语。春风梳理着柳叶的
妩媚，一枝枝新绿带着成长的快乐，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伸进悠长悠长的梦里，照亮了母亲美丽的歌谣。

我陶醉于辉煌的夕照，醉在这一片春色里。童年的歌谣踮
着脚尖爬上月光的藤蔓……

飞燕展开黑翅，在春姑娘的梦幻里舞旋。萤火虫总是提着
灯笼闯进白昼与黑夜的缝隙里，这轻舞的流萤是故事的精灵，
捧着依稀的时光，点燃生命之春的梦魂。奶奶摇动岁月的纺车
吱吱作响， 把时光摇得绵长而悠远。 爷爷的背是压弯了的扁
担，满手的老茧受尽了岁月的剥蚀，但爷爷不老的童心却在充
满生机的一片片叶子上闪烁。 我知道，这是梦发芽的地方。 让
春天的阳光抒写欢愉，让枯老的枝丫伸向阳光。

在弧形的地面上，祖国的高山、大海、江河、湖泊在崭新的
春色里生机无限。春姑娘把最温馨的祝福抛向了祖国的心脏。

我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澎湃进血脉的春之神韵，让我尽情
地瞩目着梦开始的地方。于是我大声歌唱一支春曲，忽而觉得
四季都美了！

春 天 要 来 了
李海燕

夜已深， 身边的媳妇早已发出均匀的呼
吸声，郑志城却还没有睡意。 他的脑海里像有
无数个小风车不停地旋转着， 转过之后留下
一个个圆形的格子。他一路跟着风车，往那些
格子里填进去自己的一些想法， 等那些格子
被他填满了，他兴奋得一下子坐了起来。月亮
在天上笑着，他抱着自己曲起的双膝，在被窝
里笑着。

天刚放亮，郑志城就爬了起来，披上棉袄
出了家门。 外面已有暖意， 春节前落的一场
雪，已经化得七七八八，只有背阴的路边还能
看到一些残迹。 今年年后立春，但空气中已有
了春天的气息。 他走到村西头，敲开了村主任
孟庆凡家的大门。 来开门的孟庆凡一边揉着
惺忪的睡眼， 一边说：“我的书记啊， 咋这么
早，又有啥新任务了？ ”郑志城一边用手搓着
脸，一边往屋里走：“有事跟你商量。 ”

落座后， 郑志城说：“昨天张五和柴六因
为一块钱，打起来了。 ”

“就因为一块钱，至于吗？ ”孟庆凡一脸的
狐疑。

昨天下午，郑志城正在办公室里忙着，张
五和柴六带着满脸怒气闯了进来。 见到郑志
城， 柴六就把自己的熊猫眼递过来：“这小子
下狠手啊，悬了没把我的眼睛打瞎了。 ”张五
也不示弱， 伸出被柴六咬破的大拇指说：“这

家伙属狗的，张嘴就咬人。 ”两人几乎异口同
声地说：“书记，给我做主！ ”

这张五和柴六都是外出打工人员， 春节
前才回到村子里。 村里的男人基本上都外出
打工，正二月扛着行李卷走，冬腊月揣着几万
块钱回村。 回来后的男人们，难得清闲，每天
吃完早饭，都去村子里最大的云云超市坐坐，
搓搓麻将，打几圈扑克，说说外面的见闻，唠
唠自己的打工经历，但都是小打小闹，输赢个
块儿八角的，闹个乐和。 老婆也不深管，知道
男人一年在外面不容易， 在那聚堆玩玩等于
休闲了。 张五就是因为柴六麻将桌上欠他一
块钱，俩人三说两说就动手打了起来。 郑志城
听完事情的经过，严肃地批评了两人，直到俩
人诚恳地承认了错误，握手言和，才放他们走
了。

“你有想法了？ ”孟庆凡太了解他这个老
搭档了。

“我想建一个精神文明活动中心，开展各
项娱乐活动，麻将、扑克、象棋、广场舞、大秧
歌，还可以放电影，搞戏曲歌曲演出，大家各
显其能，喜欢啥就玩啥。 我们还可以搞各项娱
乐活动的比赛，比如象棋、扑克、麻将等比赛，
产生日冠军、周冠军、月冠军，月冠军还可以
给一些物质奖励，比如毛巾了，脸盆了，被子
了，以此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

“对，不错的主意。 ”郑志城赞许道。
“只是这笔奖励资金你打算从哪里出？ ”

孟庆凡打断兴致勃勃的郑志城， 提了第一个
关键性问题。

“可以搞会员制， 每个会员一个月上缴
10 块钱会费。 ”

“会费不多，有普遍的接受性。 这么大的
活动中心，场所怎么解决？ ”孟庆凡提出了比
费用更为关键的问题，“总不能在露天地儿玩
吧？ ”

郑志城冲着孟庆凡玩味地一笑。 孟庆凡
马上说：“你别说出来，让我猜猜。 ”他眼珠一
转，“你是不是相中我的婚礼城了？ ”

郑志城的拳头就落在孟庆凡的肩头上
了 ：“真不愧是老搭档 ，一猜一个准儿 。 你
看吧 ，当初你响应号召 ，喜事新办 ，主动废
弃了那个婚礼城 ， 如今已经搁置两年多
了 ，老话说 ，房子不怕住 ，就怕闲放着 ，你
肯定……”

“行了，我知道你连做梦都想把这婚礼城
派上用场，我哪能让你美梦落空？你继续。”孟
庆凡做了个你请的动作。

郑志城投过去一个赞许的目光 ：“你看
哈，一楼的大厅做广场舞厅、大秧歌厅，兼顾
电影放映厅。 楼上有四个雅间，一个中厅。 四
个雅间，分别是象棋厅、扑克厅、麻将厅，余下

那个临场发挥。 中厅做演艺厅，戏曲、歌曲，穿
插着来。 ”

孟庆凡竖起大拇指：“很具体！ ”
“那么说，你同意了？ ”
“当然同意了，那冷冰冰的婚礼城就要有

人气了，多好的事啊！ ”孟庆凡的老婆接口说
道。

孟庆凡满意地看了老婆一眼， 转过头来
对郑志城说：“这下我们可有的忙了。 ”

郑志城说：“每种娱乐活动都要设置专门
的负责人，负责人在村民中间产生，由村民们
推荐，咱只做辅助工作，帮助解决一些实质性
问题。 ”

“我举双手赞成。 书记，是不是现在下发
开会的通知？ ”孟庆凡故作严肃地问道。

郑志城也绷住脸：“孟主任听令， 马上通
知下去， 早饭后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到村委
会开会。 ”

“得令！ ”
俩人终于绷不住笑了起来。
孟庆凡的老婆把饭菜端到桌上， 郑志城

也不客气， 坐到桌前。 孟庆凡说，“春天要来
了，村里很多年轻人也愿意留在村里了，除了
活动中心，我们还得给他们找好致富项目。 ”
郑志城说：“必须的，活动中心只是休闲的，干
事业不能落下……”

梅 花 赞
吉卫平

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被赋予了
傲岸耿介的品格。 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无不为之
挥毫泼墨，倾注心声；寻常百姓素来对惹人喜欢惹
人爱的梅花赞不绝口，可谓是情有独钟。

梅花开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节。梅花的
色彩，艳丽而不妖。 梅花的幽香，清幽而淡雅。 梅
花的身姿，苍古而清秀。 梅花的神韵 ，傲骨而谦
卑。 它在冰中孕蕾，寒中开花，雪中绽放。 看银装
素裹，分外妖娆。 靠寒采形，傍雪取势。 独领春天
之风骚。

梅花没有牡丹雍容华贵，没有菊花尊贵典雅，
没有荷花婀娜多姿，却有着超凡脱俗的傲骨。在文
人墨客笔下，字里行间字字珠玑，已然化作流传千
古华夏民族的精髓。

古今诗书画者来此徜徉， 寄放身心。 踏雪寻
梅，赏梅之余兴之所致，把酒赋诗后的咏梅或仰天
长啸，或挥毫泼墨把心中对梅花的品格、灵魂、骨
气，不畏霜欺雪压，总是欣然开放，吐露芬芳，那种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神韵，跃然纸上。
既见气韵，又见气节；既合风尚，又具风骨；既婉约

柔美，又豪放不羁。 令时人为之动容，为之沉醉。
宋代林逋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

昏”，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
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警世贤文·勤奋篇》“宝剑
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梅花不畏冰袭雪
侵，老干朴拙遒劲，傲然挺立，不屑于繁华富贵，甘
愿墨守孤寒清贫，着意装点早春的单调清冷。

一朵朵五彩缤纷的小花昂首怒放，白的像雪、
红的似火、黄的若金、粉的如霞，用它自己的五彩
斑斓点缀了洁白无瑕的天地， 点缀了冬日里的雪
景。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被描绘得淋漓
尽致，是何等的词境、何等的心境？！

我爱梅花，更爱它玉骨冰心，神清骨秀，素色
幽香，高洁端庄，幽独超逸。

它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使者”，当
春天姗姗来迟时，却静静地消逝，化作脚下的泥，
还不忘留下一抹余香荡漾于天地间。 正是因为它
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品格，赢
得生前身后名，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之首，实
至名归，当之无愧。

梦幻围网 边少卿 摄

初雪雾凇 崔 国 摄

hnrbrt7726@163.com

□小小说

金 梭 和 银 梭
张海洋

十月的太阳 ，依旧热烘烘的 ，云朵
飘过，天空的蓝更高了。

小玉顶着一条蓝毛巾，在太阳底下
把机器翻出来的土豆， 收拢在一起，地
里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座座小山。

“突突突 ”，是磊子 ，他把摩托车停
在了地头，弯腰从地头拾起了土豆。 小
玉拿着装满开水的大瓶子走了过来。

“磊子哥啊！ 喝水！ 别弄了，弄一身
土! ”小玉说着递过开水瓶子。

“小玉，你这土豆铺展一地，来回收
拾，老费劲了。 不如趁着价钱高，赶紧卖
了吧？ ”磊子望着小玉，眼神交接了一
下，马上躲闪开了。

小玉的脸被太阳晒得通红，闪着一
层润泽的光， 她用蓝毛巾抹了一下，对
磊子说，“大车贩子到地头来收的，价钱
低得刮肉皮，不划算。 ”

“城东的粉条加工厂，收到 2 块钱一
斤。 我的打算拉着卖了去。 你的要是卖，
我下午用皮卡车一起拉着。 ”磊子说。

“哦， 我等会儿回家和强子商量商
量，看看是自己做粉条还是卖了？ ”小玉
迟疑了一下，说道。

小玉回到家，强子已经做好了凉面
条。 强子病的这几年，除了去外面治病，
就没有出过家门，做饭的手艺却练了出
来。 小玉美美地吃了两碗面条，夸强子
做的饭赶上街上开饭店的吴老二了。 小
玉开玩笑说，等你腿好了 ，咱在街上租
间门面也开个饭店 。 强子听了小玉的

话，笑得脸上皱纹绽开了花。
“磊子说城东粉条厂的土豆收到 2

块钱一斤，咱卖不卖？ ”小玉一边收拾碗
筷一边问强子。

“哦，比贩子一斤贵 5 毛呢。 卖了也
行，省得来回折腾了，自己做粉条还得
请人帮忙，多卖不了多少钱。 ”强子脸上
的皱纹又聚在了一起。

“磊子说他下午去城东卖， 可以用
皮卡车给咱捎着。 ”小玉边说边盯着强
子的脸色。

“正好省事了。 去时给他车加点油，
回来晚了请他吃个饭。 人家给咱帮忙不
能亏了人家。 ”强子是个脸面人。

在小玉的地头装好车， 日头已经开始
西斜，两人坐上车，哒哒哒，汽车发动起来，
发出清脆欢快的马达声朝着城东驶去。

卖土豆的真多，排了一个多小时的
队，才轮到磊子和小玉。 又慌着卸车、称
重、开票、领钱，小玉看了下时间，已经
晚上八点多了，强子也不知道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

卖完土豆， 磊子启动车就返程了，
路过县城，小玉又用卖土豆的钱买了部

新款手机。 看着磊子不解的眼神，小玉
解释道：“给强子买的， 他腿脚不方便，
打工出不去，打算在家开个网店 ，把咱
本地的粉条等特产卖出去……”

磊子点点头，“是个好主意！ 咱这本
地粉条好着咧，能卖得好……”

车子行驶到城外，银盘一样的月亮
早已高高升起，月光给田野笼上银色的
白纱。 小玉望着路边闪过的招牌，对磊
子说：“磊子哥，你开慢点，咱找个饭店
吃点饭。 ”

磊子目视前方，聚精会神地把着方
向盘，“饭店都该关门了， 回家再说吧！
强子和你闺女都该着急了。 ”

“他们才不着急呢。 我出来忙到现
在，强子连个电话也没想起来给我打一
个。 ”小玉似乎真的有些生气了。

“哎，强子是个脸面人 ，嘴上不说 ，
心里啥都有。 你不知道咱上学的时候，
我啥都争不过他。 ”磊子认真地劝解小
玉。

“哎，一晃十来年了。磊子哥，我一直
想问你：在外面干得好好的，咋又想起来
把地要回来，种起土豆来了？ ”小玉望着

车外飞跑的灯光，好像在自言自语。
“呵呵……咱是个农民， 地让人家

种，不是怕人家说咱不务正业嘛！ ”磊子
说完，自己都觉得有点牵强。

说着，车子下路到了村口。 磊子停
下车， 对小玉说：“我就不往里面送你
了，以后有事言语啊！ ”

小玉下了车， 想说什么感谢的话，
不知怎么回事， 话到嘴边却张不开口。
突然，路边的阴影里闪出一个人 ，拄着
拐杖，咯噔咯噔地跳到车前，是强子。

“磊子，走，回家吃饭去！ ”强子招呼
着。

“算了，强子。 咱又不是外人。 ”磊子
一时不知道咋应对了。

“你要是不再当我是好同学好兄弟
了，你就不去！ ”强子说话还是那么干脆
硬气。

磊子没有了退步，跟着来到了强子
家。 灯光通明的堂屋里，桌子上摆着干
净整齐的四盘小菜，一瓶白酒。 小玉顾
不得换衣服，就去厨房拿碗筷 ，再进来
两个男人已经碰起了杯子。

强子抬头， 望着刚进屋的小玉，好
奇地问：“你眼睛怎么了？ ”小玉笑着抹
了一把脸，把碗筷放在了餐桌上，“刚在
院子里，抬头看了一下月亮，真亮，亮得
扎眼睛……”

哈哈哈……欢快的笑声和皎洁的
月光一起把小院装得满满的，好像今年
的好收成。

□小小说


